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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不是东方，或者更确切地说东方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地理概念，而是

灵魂的归宿与青年时期，它似乎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它是所有时代的整合。

-- 赫尔曼·海斯·摩根兰福特/东方之旅（1932 年）

在这个时代变迁的多元背景下，艺术再现的对象或情感，赋予材料新的感觉

以及当代的应用价值。虽然后现代主义内部对绘画的界限的定义依然存在争议并

且模糊不清，但有一点却是断续中依然保持不变的，那就是创造标记，用钢笔、

铅笔或色彩对标记进行表达性的利用。i这一点始终都是艺术实践的核心。但是当

我们谈到两位年龄相隔百年的杰出艺术家时，也就是说一位健在而另一位逝去的，

来自欧亚大陆两端的，拥有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艺术家，他们的共同点是对图符

的表现性利用以及制作标记。通过线条和色彩的概念性和人为的使用（意即脑海

中色彩）恩斯特·路德维格·基希纳（1880-1938）和当代中国艺术家于林汉的作

品被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基希纳在他的作品中将色彩视为比线条更加重要的元

素，他也将自己称为色彩艺术家，色彩渗透到他作品的每个部分，包括绘画作品。

ii 就像基希纳本人所说，“没有什么能更好地了解一位艺术家除非在他的绘画作品

中”。iii 线条和色彩是基希纳艺术实践的两个关键元素。iv

在现在的展览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德国大师以线条为基础的图符，他

的街上人物画、卡巴莱舞者、裸体画和都市生活中的人物画，这些作品代表一个

通过绘画进行探寻的过程，这种探索给他作品未来的趋势，和风格的多样性，以



及后来版画和木刻创作带来帮助。因此，这些作品展示了基希纳即时的，十足的

断音似的绘画技巧所带来的新鲜感，在这样的作品中，线条切分了尼采式的表现

主义的节奏感。v线条的即时使用通过绘画作品扩展，也成为了于林汉作品的特

点，他的作品与基希纳的不同在于利用线条去协调具象和抽象之间的关系，而不

是在基希纳作品中展示的城市空间和线性的仿哥特式的垂直状态及由其带来的

压迫感。于林汉通常在其绘画过程中采用特选的必要的外科修复手法，和来自医

学的外在物体，这些元素作为身体的抽象外延。vi

但他的兴趣不在于对解剖的描述，而是通过图画的技巧进行一种联系式的身

体认证。他的艺术指向现代主义对人物轮廓的不同区分方法，有别于后现代主义

强调身体是作为物体的存在。于林汉强调身体的物体属性，这与传统的表现人物

形体的外在轮廓的手法不同。vii一种全面的对外形与形态的重新评估见证了在 20

世纪末期对艺术概念的当代理解方式的剧烈变化。于林汉还采用和适配其他新技

术，比如使用多种计算机屏幕截屏照片，通过打印将这些图片在他的画布上拼接。

这就给他形象拓展的图符进一步的扩展维度。这与手工拼接和更传统的，也是基

希纳采用的，木刻版画技术相去甚远。

这位中国画家用线条组成稳定的图画网格，这是现代派的比喻说法，利用这

种方法画家创造一种模糊的基础结构，而在现实中这种结构成为视觉的重写。这

个网格有重叠的多层的画面内容，交叉点、形状和各种想象中的荧光球形元素。

虽然一些点位的叠层覆盖了下面的网格线，但另一些地方保留了薄薄的色彩透明

化处理，仿佛图案在表面自由漂浮。在“追踪”这幅作品中，线条及叠加绘出的形

态以相对持续的方式进行操作，用画家自己的话说： ”对具象创作对象的安排，



实际上我需要一个媒介去展现我的点和线，而不是用点和线去表现图像，这是一

个重大的反转做法“。因此，这样利用线条引起的人们对于林汉艺术创作的争论

从没有停止过。与之相反，他对色彩的合成使用是源于他个人本能的色彩意识，

因为画家脑海中的色彩成为一种巧妙的手段，而不是对自然世界的色彩简单地拷

贝和复制。于林汉这种合成色彩的方法与基希纳在 1910 年的心理观察做法是一

致的 “...艺术是由人来创作的。他自己的身体是艺术的核心...因此艺术家的创作

必须从他自己开始”。viii作为读者，我们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可能是我们大脑的情感

意识塑造了这个世界，就是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样子，不同人对这个世界的外貌

和色彩的感知是同样的，此后该样貌和色彩又激发了我们用绘画对它进行表达。

就像平面是由线构成的，从而组合成为空间，而且线也与那些人为创造的弯曲线

条有关，色彩与自然的光有关，也就是说线条带来张力，色彩带来韵律。对于于

林汉而言，色彩是抽象和液态的，而且不拘泥于与轮廓或局部色彩保持一致。他

的色彩使用贯穿可视化的符号制作过程，自由地使用材料，用延申的肢体语言进

行表达。考虑到两位艺术家的时代相差一个世纪，生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我

们无法将二人完全同一化类比。基希纳和于林汉利用的材料范围不同，知识结构

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说在把符号制作作为世界性的语言这一理念上，他们是一样

的。将孩提时代就会使用的符号制作作为探讨的内容似乎是平庸无奇的，但是，

就像引用的前言所说，这个探索的旅行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在旅行过程中，

我们偶然发现相同的艺术表达可以穿越时空。

i 断续一词在此文背景中，指的是米歇尔·福柯的话 “事物不再以同样的方式被理解、描述、表达、

定性、分类和知晓的。“ 详见”知识考古学“一书，1969 年发表，由施莱登·史密斯英译。德罗兹

说福柯开启了就理论与实践多样性的辩论。



ii ‘色彩在黑暗处也会闪亮’ 恩斯特·路德维格·基希纳在纽约新博物馆展览时吉尔·洛伊德说的话。

iii 详见路易斯·马塞尔 “基希纳绘画天才” 1921年发表 250-263页 …基希纳作品中的绘画，是

他后来版画和木刻的一部分…,详见葛尔肯的 ”恩斯特·路德维格·基希纳作品中版画的角色

“ 2014年。

iv 详见布鲁斯·戴维斯，斯特芬妮·巴伦的 “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和绘画” 一书第一卷，罗伯特·戈尔

德国表现主义研究中心，洛杉矶当代艺术馆

v 基希纳是 1905年表现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给其画派取名布鲁克画派。尼采一直是与表现主义

联系紧密的哲学家。表现主义运动涵盖文学、艺术和电影。

vi 详见 “双倍幻觉：于林汉” 画册，北京 Hive当代艺术中心, 2019年

vii 具象化的线条而不是弯曲的线形轮廓的理念，是战后现象学的延伸概念的一部分，茅利斯·庞
迪 “感知的现象学”（1946年出版） “眼睛和大脑“ 是他在此书中的一篇文章，出版于西北大学

出版社。

viii 8.详见鲁道夫·恩海姆的 “形状与形态“这一概念来自 ”艺术与视觉感知：创造性的眼睛的心理

学”一书，加州大学出版社，洛杉矶伯克利和伦敦（1954年出版，1974年再版）42-95页。该

书 20世纪后半叶连续刊印，是最有影响力的，确定战后人们对形状与形态区别的理解的一本著

作。


